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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去过上海，却知道在上海东北方向的
鲁迅公园里有一座名叫梅亭的建筑物。初闻此
名， 还以为是纪念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百
度搜索过后，才知道并非如此。 梅亭虽然是建
在中国人的土地上，也的确是为了纪念某个人
而建，但却并非是为了纪念梅兰芳先生，甚至
梅亭的修建， 都几乎与中国人没有多少关联。
提及此事，还要追溯到离此尚不久远的八十多
年以前。 而那一年，韩国人尹奉吉也才二十四
岁。

百度搜索尹奉吉，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如下
资料：

尹奉吉，韩国人，本名禹仪，号梅轩，于一
九零八年出生在朝鲜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梁
里。三岁那年，韩国被日本吞并，沦为日本人的
殖民地，十一岁那年，亲身经历了韩国人争取
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运动随即遭到日本人
的残酷镇压，又十一年后，离开了家乡，流亡到
中国，几经辗转，最终于一九三一年抵达上海，
并认识了当时在上海组成的韩国临时流亡政
府警察部长金九，并由此走上了争取朝鲜民族

独立的道路，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朝鲜独立运动
家。不过，所谓的“著名”，却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情了。 至少在当时，尹奉吉还远谈不上什么著
名，甚至可以说非但谈不上什么著名，而是几
乎没有半点名气，这也为他日后的著名奠定了
基础。

这么说似乎有点矛盾，但放在尹奉吉的身
上，却又是那么的贴切。

就在尹奉吉抵达上海的那一年，日本人将
其罪恶的侵略黑手伸向中国的东四省，在国民
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下，数十万东北军
不战而退，拱手将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让给了
日本人。 日军的侵略行径，遭到了国际社会的
强烈谴责， 为了缓解压力及转移国际视线，日
本人遂又在上海挑起了事端，主动寻隙，向我
驻守上海闸北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发动进攻。 我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经过一个
多月的抵抗，中国军队逐渐不敌，被迫撤出闸
北阵地。日军亦在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随即在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调停下，双方开
始进行谈判。 谈判其间，在上海的日本军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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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竟然决定借四月二十九日庆祝“天长节”（昭
和天皇生日）之机，在虹口公园举行所谓的“淞
沪战争祝捷大会”。

日本人的气焰如此嚣张，顿时惹恼了上海
滩一位传奇英雄——王亚樵，遂决意在“天长
节”的庆祝仪式上，派人袭杀在上海的日军高
级军政人员。袭杀的首要目标自然就是日本派
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

但虹口公园地处日本租界区内，日本人一
向将租界区视为其境外领地，平时尚且不允许
中国人入内，值此之际，就更不允许中国人入
内了。 可要袭杀白川义则，就必须设法进入虹
口公园。 于是，王亚樵便将眼光投到了在华的
朝鲜人身上。

却原来，自从日本吞并韩国，日本人便一
厢情愿地将朝鲜人视为日本人。虽说只是大日
本帝国的二等公民，却可以自由出入日租界。

不过， 王亚樵最初想到的人却不是尹奉
吉，而是金九。 那时，正如前文所说，尹奉吉还
远谈不上什么著名，王亚樵也不可能听到过他
的名字。

王、金会面，两人几乎一拍即合。王亚樵当
即向金九提供了四万元经费，由金九具体负责
实施策划袭杀计划。

金九即刻一面亲自到设在江南造船厂里
的分兵工厂设计炸弹，一面物色义士。很快，尹
奉吉便进入了金九的视野。

其实，尹奉吉进入金九视野并非偶然。 早
在两人相识之前， 金九就对尹奉吉有所了解。
知道尹奉吉具有较强的民族独立意识，十七岁
那年，还在家乡开办过乡学，并且精通日文，之
所以来到上海流亡，就是想投奔大韩民国临时
政府。 只是临时政府处境维艰，在无法确定可
靠性之前，是不敢冒险吸收新成员的。 但不知
为何，自打和尹奉吉相识，金九就对他有颇多
信任，尤其是考虑到尹奉吉自来上海便一直在
虹口公园小菜市场以贩菜为生，对虹口公园的

环境较为熟悉，便更加认定，执行此次暗杀任
务非尹奉吉莫属。

尹奉吉果然没有让金九失望。金九将在日
军祝捷大会上制造爆炸，袭杀在上海的日军高
级军政人员的计划告知尹奉吉时，尹奉吉慨然
应诺，誓言将以生命争取祖国之独立与自由。

其时，经过反复试验，一种专为祝捷大会
袭杀日军高级军政人员的水壶炸弹已经研制
成功。金九遂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亲自
引见尹奉吉加入了韩人爱国团。

在金九的亲自主持下， 尹奉吉目光炯炯，
胸佩韩人爱国团团徽， 左手握住一枚手榴弹，
右手持一支手枪，面对着韩国太极旗，神态坚
毅地宣誓：“我宣誓， 作为韩人爱国团的一员，
决心以赤诚之心， 诛戮侵略中国的日军将校，
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大韩民国三十六
年四月二十六日，尹奉吉。 ”誓毕，金九举起照
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了这一极其具有历史
意义的镜头。随后，挽起尹奉吉的手臂，苦涩之
情难以言表。 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对尹
奉吉而言，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日本人所谓“天长
节”的头一天，尹奉吉来到虹口公园做实地考
察，巧合的是，恰好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义则
一行也来此视察，两人虽近在咫尺，尹奉吉却
苦于手中没有合适的武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离去。但也
就是在那一刻，尹奉吉萌生了一种预感，这个
不可一世的刽子手必将死于自己的手中。

当晚，尹奉吉思潮澎湃，虽然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但从他写给父母、妻子和
两个儿子的遗书中， 我们亦可从中窥探其一
二：“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
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祖国效命的勇士
吧！ ”“把太极国旗高悬在空中，来到我的孤单
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之下我的灵魂
吧！ ”“因为我将离开你们而走，你们不必过于

87

C M Y K



NORTHERN   LITERATURE

悲哀，你们还有那慈爱温柔的母亲，会给你们
慈爱哩！ 我希望你们，在你们那慈爱的母亲的
教导之下，将来也成个伟大的人物。 ”“像过去
的历史所载，如东亚的先哲孟子和震动西欧的
名将拿破仑、世界发明家爱迪生等，他们都是
受了母亲的教育而成功的伟人，我希望你们的
母亲也像这些伟人一般的母亲，在你们，也都
像这些伟人一般的受导和成功，这是我最后所
盼望和所遗给你们的。 ”

次日晨，金九开车将尹奉吉接到韩侨金海
山家。 按金九的吩咐，金海山早已为尹奉吉做
了碗香气四溢的韩式牛肉面。尹奉吉端起牛肉
面，捧在鼻孔处嗅了嗅，便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一碗下肚，尹奉吉拍拍肚皮说：“真好吃。 ”解下
自己的手表塞到金九的手中说：“再过一个小
时，这块表对我就没有用了！ ”金九听罢，不由
得泪如雨下，半晌说不出话来。

上午八时许， 尹奉吉身穿一件崭新的西
服，肩挎水壶，手提饭盒，乘出租汽车来到虹口
公园。

此际，已陆续有日侨摇动着太阳旗走进虹
口公园。 尹奉吉暗暗地吸了口长气，气定神闲
地摇动着事先准备好的太阳旗，随着其他日侨
一道，若无其事地进入虹口公园。

公园内，早已搭起了一座检阅台，会场内，
竟然有十余万日侨云集台下，引颈期待庆典的
到来。

不一时，白川义则在一干日军军政要员的
簇拥下，趾高气扬地走上检阅台。 为了向世界
展示大日本帝国的军威，日本人还特意邀请了
英、美、法等国的驻沪领事前来观摩。

见到白川义则，尹奉吉如同见到不共戴天
之敌，恨不得立刻将手中的炸弹投掷过去。

但，尹奉吉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就在尹
奉吉来虹口公园之前， 金九还郑重地叮嘱他
说：“梅轩君，吾人之敌，倭寇而已，今日举事，
切须审慎，万勿加于倭寇之外各友邦人士。 ”尹

奉吉又怎能区分不出金九所说“倭寇之外各友
邦人士”呢？

九时整，“天长节”庆典仪式正式开始。 首
先是阅兵式，随着二十一响礼炮鸣放，在第九
师团师团长植田廉吉的指挥下， 第九师团主
力——第十一、第十四师团，军直属部队以及
海军和航空兵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
义则大将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军政要员
的检阅。大约一个半小时后，阅兵式才结束。还
没等进入所谓的“祝捷”，天空突然阴云密布，
竟下起了小雨。英、美、法等国领事因本国政府
指令在中日冲突中严守中立，只参加“天长节”
庆祝活动，而回避“祝捷”的内容，纷纷以避雨
为由，先后走下检阅台。

凭着直觉， 尹奉吉感到时机已经来临，不
失时机地挥舞着太阳旗挤到距检阅台左角前
十米处。

而此时，活动已进入高潮，白川义则、重光
葵等高级将领先后致祝词。 十一时四十分，演
讲完毕。 在雨雾弥漫中，全场日本人都情绪高
昂地对着两面巨幅日本国旗高唱国歌。 在《君
之代》的歌声中，尹奉吉突然冲出人群，在距检
阅台数米处，“嗖”地一声，将水壶炸弹准确地
投掷到白川义则的脚下。 随着“轰”地一声巨
响，检阅台顿时坍塌，血肉横飞之处，传出一片
鬼哭狼嚎之声。

顿时，公园内一片混乱，日侨争相夺路逃
命。 尹奉吉却立在原地，面不改色地对着日本
宪兵高呼：“来抓吧，我是韩人，我叫尹奉吉，炸
弹是我丢的，一切由我个人承担！ ”

日本宪兵立即一拥而至，将尹奉吉逮捕。
四月二十九日“天长节”，最终成为了为白

川义则敲响的丧钟。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
的刽子手身中二百零四块弹片，经过近一个月
的抢救，于五月二十六日因伤势过重毙命。 顺
便提及的是，检阅台上的日军军政要员无一幸
免。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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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炸死；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
重光葵均被炸断一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
长官野村吉三郎被炸瞎右眼。

白川义则死后，日本天皇裕仁下旨，追封
白川义则为男爵，并作悼诗一首，以示怀念：

少女雏祭日，止战谋和时。丰功不可灭，留
取长相忆。

但，中国的一家报纸却以“乘着军舰而来，
躺着棺材而去”来作为报道该事件的标题。

尹奉吉被捕后不久，便被押到了日本本土
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 羁押期间，患遭日
本宪兵的酷刑折磨，却一口咬定，投弹之事由
他一人承担。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七
时四十分，尹奉吉在金泽郊外被枪决，时年二
十四岁。

可事件却没有就此结束。早在爆炸案事发
当日，日军便封锁了公园各个出口，严密盘查
所有的与会者。 随即又出动大批军警，对法租
界内韩侨进行报复。 迫于日方压力，法租界向
日方引渡了十七人。

为了制止日本军警对韩人的报复，五月十
日，金九以韩人爱国团领袖的身份在《申报》上
刊登一封公开信，宣布对此事负责。 日军随即

悬赏六十万巨款，要买金九人头。 但金九却在
中、美友人的鼎力帮助下，顺利地逃离上海。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日本战败宣布无
条件投降近一年后，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
韩国，金九亲自赶赴首尔火车站迎灵；一九六
五年，韩国政府在尹奉吉故宅后院修建了纪念
塔。 一九六八年，为其修建忠义祠；一九七二
年，尹奉吉出生旧宅、故居、忠义祠被指定为史
迹二百二十九号。 礼山郡亦自一九七二年起，
每年四月二十九日举办梅轩文化节，以追思民
族独立义士。

建国后，虹口公园更名为鲁迅公园。 公园
一角有座“园中园”，名曰梅园，园内遍植梅花、
松柏，门口的黑色石碑上，刻有八个格外醒目
的大字：纪念故人，祈愿和平。园内还有一幢富
于韩国民族建设风格的二层亭阁，这幢二层亭
阁就是梅亭。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尹奉吉义士
的遇难地，日本金泽也有一座尹奉吉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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